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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说 换 地
刘 平

目光在那条小路上停留一阵，马
福根突然一跺脚，决定请王明广喝一
次酒。

两家院子挨院子、 围墙靠围墙。
入户路一米多宽 ，五六十米长 ，那头
连着村主道 ，这头走到围墙边 ，往左
是马福根家，往右是王明广家。 马福
根家院子里矗立着一栋三层小楼，红
砖灰瓦，挑檐翘角。 王明广家院子里
也矗立着一栋三层小楼， 灰砖碧瓦，
翘角挑檐。 两个院子像在村人们面前
比高低 、比漂亮 ，但都没有把对方比
下去一截儿。

但最近那条两家共用的入户路开
始让马福根心烦了。

一段时间， 有几天晚饭后马福根
都在那条小路上徘徊， 手里夹着烟，
从这头踱到那头 ， 又从那头踱到这
头。 一天午后两点过，烈日当空，人们
都躲在屋里，马福根也在那条小路上
来回走。 王明广出门买西瓜， 问他：
“福根！ 大热的天，你来来回回的走啥
呀？ ”

马福根站在围墙边， 看看小路左
边 ，又看看小路右边 ，啐一口痰 ，说 ：
“走着耍。 ”

王明广嘀咕一句：“晒油。 ”
小路两边有四块地，左边两块、右

边两块。 两家都是左边一块、右边一
块，当年分地抓阄定的。 马福根家左
边一块七分的、右边一块一亩的。 王
明广家左边一块八分的，右边一块一
亩一的 。 马福根想找王明广商量换
地，把自家小路右边那块地跟王明广
家左边一块地换。 “只有这样了！ ”马
福根想。

酒蒙脸好说话。 所以马福根决定
请王明广喝酒。

炖了鸡、烧了鱼、凉拌了牛肉，还

买了卤菜。 酒是好酒， 马福根平常舍
不得喝， 今天豁出去了。 老婆莲花正
在烧三鲜汤 ， 马福根就去了王明广
家。

王明广在客厅看电视喝茶， 老婆
玉华在厨房忙。 几句寒暄， 马福根就
说：“明广！ 去我家喝酒。 ”又说：“菜都
上桌了。 ”

王明广递一支烟给马福根， 说：
“福根！ 咋想起请我喝酒？ ”

马福根说：“咋？ 喝一顿酒还要理
由？ 你说，我们好久没喝过酒了？ ”

王明广没说话了。 他心里掐算一
下， 上一次一起喝酒好像是半年前的
事了。

马福根拉起王明广往外走。 出客
厅进厨房， 王明广顺手在酒柜里薅了
一瓶酒 。 马福根抓住他拿酒瓶的手
说：“拿啥酒？ 我请您喝酒您拿酒？ ”

王明广拿酒的那只手挣扎了一
下，说：“您的菜我的酒。 ”

马福根劈手夺下王明广手里的酒瓶，
放进酒柜里，说：“明广！ 您看不起我？ ”

王明广笑了一下，不说话了。
玉华还在灶上忙， 马福根说：“玉

华！ 还弄啥？ 别弄了，一起过去。 ”
玉华笑着说：“我又不会喝酒，不

过去了。 ”
马福根说：“不会喝酒就吃菜。 一

起过去，跟莲花聊聊。 ”
王明广说：“走吧。 ”就都出去了。
家里，莲花已经把酒菜摆上，满满

一大桌。莲花坐在桌子旁边，一会儿看
看桌子上的菜， 一会儿透过窗户往外
面看。

来了。都坐下，吃菜、喝酒。三杯酒
下肚， 马福根就说起了换地的事：“明
广、玉华！ 想跟您们商量个事。 ”

王明广说：“福根！ 啥事？ 说。 ”

马福根说：“想跟您们换一块地。 ”
顿一下又说：“拿我们家那块一亩的，
换您们家那块八分的。 ”

这话像一个费猜的谜， 王明广两
口子都懵了。 放下筷子，你看看我、我
看看你， 又都把目光移向马福根……
“福根您说啥？拿您们家一亩的换我们
家八分的？ ”片刻，王明广说。

马福根微笑着点点头说：“嗯。 ”
王明广两口子又把目光投向莲

花，莲花也微笑着点点头。
王明广端起酒杯“滋溜”一口酒，

说：“为啥？ 那样您们不亏了？ 两分地
哩！ ”两分地，每年能收一百多斤麦子、
两百多斤谷子、五六百斤洋芋……

马福根也端起酒杯 “滋溜” 一口
酒，说：“亏啥？ 我们愿意。 ”

王明广看一眼马福根， 说：“您们
愿意？ 可我们不想占别人的便宜。 ”说
着 ，看一眼玉华 ，玉华点点头 ，也说 ：
“谁的便宜我们也不占。 ”

马福根有些急了：“明广！ 我们真
的是心甘情愿的，真的！ ”

莲花也说：“真的心甘情愿！ ”
王明广还是说：“您们是不是心甘

情愿我不管。 我们就是不想占别人的
便宜。 ”

“明广！ 您咋这么倔？ ”
“不想占别人的便宜也是倔？ ”
两个男人的话一下有些僵， 两个

女人在一旁嘀嘀咕咕。 玉华问莲花：
“莲花！到底为啥呀？两分地哩，都是好
地。 到底为啥呀？ ”

莲花转头看着马福根， 马福根沉
默片刻， 突然说：“好！ 我就实话实说
了。 ”

都看着马福根。
马福根说：“我们想买一辆车，都

看好了。 可那条路太窄， 车开不进院

子，我们想把路扩宽一些。 换了地，路
往左边扩，就都占我们家的地，占不了
您们家的地了。 ”

王明广看着马福根， 说：“是这样
呀？ ”

马福根笑了，说：“嗯。 换了地，您
们家就一点不受影响了。 ”

原以为说清楚王明广两口子就会
同意了， 没想王明广倔劲儿突然上来
了，说：“不换。 还是不换。 ”

马福根就担心王明广倔劲儿上
来。他爹王老倔在世时就倔得没名堂，
他家一棵柿子树阴了马福根家一小块
地，马福根爹喊他把枝丫砍一些，可为
了多收几个柿子，王老倔就是不肯砍。

“跟他爹一样倔。 ”马福根想。
“明广！为啥呀？您们家一点不亏，

还白捡两分地。 ”马福根真的急了。
王明广一点不急，看着马福根，突

然笑了。说：“地不换，路要扩。”顿一下
又说：“朝路两边扩，各家占一半。 ”说
了，又端起酒杯“滋溜”一口酒。

马福根有些懵， 说：“那样您们家
就亏了。 ”

“不亏。 ”王明广笑着说。
“扩路要占您们家的地，咋不亏？ ”

马福根说。
“我说不亏就不亏。 ”王明广说。
马福根有些纳闷， 下意识拿起酒

瓶给王明广倒满酒。 然后， 马福根怔
怔看着王明广的脸，像要从那张脸上
找到什么答案。 这时候， 马福根突然
听见王明广说了一句话 ：“兴您们买
车就不兴我们买车？ ”说着，端起酒杯
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原来， 王明广两口子也早就想买
一辆车了。 今天马福根不去找他，说
不定过几天他也会过来找马福根商量
换地的。

□□诗诗 歌歌

炊烟上的那缕乡愁（外一首）
丁太如

被故乡恪守的诺言
经过血液与灵魂的淬炼
以一种质朴的姿势
咀嚼一闪而过的往事
银杏树扇形枝叶流淌的色泽
浸透了村庄金灿灿的情怀

黑土层之上的诱惑
涉过一条通往远方的河流
望不尽岁月的电闪雷鸣
道不完季节的风雨沧桑
在这蔚蓝的天空下
是谁的脚步与黑夜连成一片

举目远眺的月亮
掸去旅途一生的尘埃
穿越午夜的歌谣
深情出现在跌宕起伏的额琴弦
每一串音符都有一种依恋
每一次表白都有一种不舍

落在炊烟上的那缕乡愁
带走多少渴望的目光
翻开记忆的影集
一枚硕大的果实变得刻骨铭心

故乡的月光
消融在夜色中的呢喃
隔绝了原始的温存
和庄稼一起成熟的许诺
依旧是那样的顽强

回荡在掌纹间的涟漪
聚拢了秋天所有的热情
款款落下的那枚叶片
在脚下哗哗作响
宛如蓄谋已久的心跳
加速了远方和家的距离

氤氲草地的牛羊
沿着青春的走向啃食梦想
诠释命运的粼粼波光
肆无忌惮地拍打着对岸的风景
夕阳切割的风景线在手指间燃烧
我捡拾不起被露水打湿的小名

蓦然而至的惊喜
深深击中结痂的伤口
母亲用故乡的月光缝补日子
也在缝补虔诚的希望
父亲举起沉重的酒盏
邀明月共品一种浓郁的思念

故乡行
胡占昆

一
少壮离乡老大返， 停车村头询故园；

忽闻楼上唤我声， 方知身在家门前。

二
幢幢新楼小农庄， 粉墙黛瓦迎朝阳；

巷道纵横车穿行， 绿树繁花伴荷塘。

三
楼台庭院一家家， 依山傍水美如画；

乡旅采风觅野趣， 风光独好在农家。

四
童颜翁妪不等闲， 棋牌说唱舞花剑；

秋日暖阳乐陶陶， 桑榆晚景艳阳天。

丰 收
李妙凤

副总经理调走了， 单位拟公开选拔一
名副总经理。 经过工龄、业绩、群众基础等
层层筛选，3 名员工在 20 多名候选人中脱
颖而出。 勤奋位列其中，他从大学毕业到走
上工作岗位已 18 年，从一名普通的车间员
工做到车间主任、科长，这样晋升的机会，
怎能不牢牢把握？ 但两名对手来头不小：高
宇是北京大学的高才生；而靠海的父母，均
持有这家上市公司的股份。

勤奋这天晚上回到家， 一个人闷在客
厅里。 “铃，铃，铃———”，门铃响了，隔壁的
老刘来串门了。

“勤奋啊，你爸今天摊上大喜事了！ ”
勤奋没理会老刘。
“你爸这眼光真毒，看看报纸上都刊登

了 3 次，他收藏的农民画《丰收》是迄今为
止国内罕见的！ ”

“真的？ ”勤奋眼睛一亮，霍地站起来。
勤奋父亲特别好收藏，名人画、雕刻、

古玉、粮票，甚至领导人书法都有。 勤奋欣
赏着父亲的这些“宝贝”，最后目光落在了
那幅描绘农民丰收的画作上。 他痴痴地望
着，两眼发光：“太好了！ 太好了！ 张董事长
痴迷收藏，家中藏品不下千件。 为什么……
这样我晋升……”

“爸，您慧眼识珠。 ”勤奋连连恭维，“我
寻常是不懂事。 收藏真是门学问，以后我得
好好研究。 ”

“哦？ ……好啊，年轻人就该传承！ ”
“黄文秀， 女， 壮族，1989 年 4 月生，

2011 年 6 月入党，广西田阳人，广西壮族自
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理论科副科长、 乐业
县新化镇百坭村党支部第一书记……”父
亲正看着黄文秀的纪录片。

父亲休息了。 勤奋蹑手蹑脚地走进了
父亲的房间 ，把 《丰收 》搬到了客厅 ，将送
《丰收》的事告诉了妻子。

妻子轻轻地抚摸着《丰收》，担心地说：
“听你爸说，这《丰收》从一个老藏家那里得
来的。 那老藏家不同意，你爸在他家里呆了
一个月，打水、换煤气瓶、洗衣服，硬是感动
了老藏家。 你爸的傻劲，他的收藏故事，都
可以赶上长征了……”

夫妻俩沉默了一会儿，妻子面有难色，
突然说：“要不……先斩后奏！ ” 勤奋点点
头，悄悄地把《丰收》放回原处。

第二天，妻子设法支开了公公。 勤奋迅
速走进父亲的房间： 实木架上放着各形各
色的藏品，但唯独找不到《丰收》。 “爸，《丰
收》呢？ 我的《丰收》呢？ ”

“我送给博物馆了。 ”父亲说。
“您怎么能送到博物馆去了？爸！这《丰

收》是我今晚送给张董事长的礼物！ 它关系
到我能不能晋升！ ”

“你小子！ ”父亲摇摇头，不再理他，坐
在电视机前继续看黄文秀的纪录片。

半晌 ， 勤奋望着眼前那个朴实的女
孩。

突然， 一片金灿灿的稻海铺满了一地。
他恍然了：这不是那幅《丰收》？

秋日宏村 陈力力 摄

□散 文

一片落叶的快乐
远 行

白露时节，晚饭后出去散步，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 记得夏
天的时候，晚饭后出门散步，大概也是这个时候，太阳还没有落山，
去湖边，或是江边，还可以看见满天晚霞。 那时，去外面散步的人更
多些，一些人是去空旷的地带纳凉，一些人可能是去看晚霞，更多
人可能只是陪家人朋友出来走走。 看晚霞， 不一定是去凑热闹的
事，但晚霞的绚丽足以吸引人们惊叹的目光，只是彩霞易散，也会
让人生出些许伤感来。 夏天时，我也常常去江边看晚霞，有时独自
前往，有时和朋友或家人一道去。 进入秋天以后，多数时候，是自己
独自出去散步的。

每次，依然是沿着湖心的长堤，或是去江边的绿道，走在那些
已经很熟悉，也已经习惯了路上的一草一木，甚至，在哪段路上会
遇见谁，有时也在意料之中。 这样的路遇其实很有意思。 对于我们
这些对生活不再希望有多大改变的人来说，可能并不是坏事，至少
一切如故。 秋天时，路上的行人明显少了许多，偶然的路遇，也是可
遇而难求的事。人少一些也好，清静多了。一个人在路上走，也不易
于被人打扰，可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喜欢独处，无论是在外
面，或是在家里，可以自由自在，或想心事，或看风景，或聆听一两
声秋虫怯怯的鸣叫，都好。

走在路上，走在灯光下，不时能看到一片片的树叶，开始落了，
它们翩然而下，轻盈如舞。 一片片秋叶，不是在某个秋夜开始落的，
也不是从秋天的某个清晨、中午，或是傍晚开始落的。 似乎没有人
能确切地知道最早的一片秋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落的， 就像不会
有人准确地知道每年春天，某一棵树的第一片新叶，是什么时候萌
生的一样。 自然始终是一个谜，一个难猜的谜，一个找不到谜底的
谜。有些树，在春天也会落叶，如香樟。有些树，会在夏天落叶，如枫
杨树。 秋天，是一个落叶纷纷的季节，很多树，好像忽然觉醒了一
般，用尽自己一生积蓄的色彩，挥霍着金黄、赭红、深红等等不同的
颜色，染尽秋林，然后御一阵秋风，翩跹如精灵，如仙子，唯美而又
略带些许的伤感，像春天的落花，也像夏天枝头落下的那些仍然青
涩的果实。

看到落在地上的一片香樟树叶，我停了下来，蹲下身去，看着
它。 整个叶面看上去，已经透出了红色，叶脉和叶柄，仍呈青黄之
色，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落下来的。 除了我之外，不知道是不是还
有其他人，也注意到它了。 对于一片落叶来说，可能这些并不重要。
它静静地躺在地上，风凉，露白，也许它都感受到了。 凉风从它身边
吹过，也许会让它翻个身，或者将它带到别处去。 洁白的露，会点点
滴滴地落在它的身上。秋虫藏在不远处的草丛间，偷偷地看着它，偶
尔轻轻地唱一两声，想要引起它的注意，又怕惊扰了它，如此固执，
又如此纠结。银杏树的叶子，还没有黄，介于青与黄之间，是秋香色。

张爱玲在《第一炉香》里曾写过：“那时天色已经暗了，月亮才上
来，黄黄的，像玉色缎子上，刺绣时弹落了一点香灰，烧糊了一小
片。 ”那玉色缎子上，不小心被香灰烧糊了的一小片，就是青色里衬
着的一点黄色，晕染得非青非黄，又似青似黄的颜色，就是秋香色。
《红楼梦》第四十回里也写过秋香色。 后花园里的一干人等误将“软
烟罗”认做“蝉翼纱”，贾母只得纠正她们的说法，向众人普及起“软
烟罗”来。她说：“那个叫软烟罗的，有四样颜色：一样雨过天青，一样
秋香色，一样松绿的，一样就是分红的。若是做了帐子，糊了窗屉，远
远的看着，就似烟雾一样，所以叫做‘软烟罗’。 ”雨过天青、松绿、银
红等三种颜色，很形象，我们一见便知，即使没有见过，也大致能想
象得出来的。 秋香色，就有些令人费解了。 秋天时，自然中那些树叶
颜色的变化，很细微，也很丰富多彩，稍不留意，就错过了它们最美
的时光。我觉得，一片银杏叶，在由青变黄过程中，就是秋香色了吧。
看见一片秋香色的银杏叶落下来，如一柄小扇在风中轻摇，它摇落
了夏天的炎热，也摇出了秋天清凉，总觉得有些欢欢喜喜的意味。

读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 《海浪》， 看到 “一片树叶落了下
来， 是出于欢乐” 时， 忽然就想起了某个秋天的某个时刻， 一片
秋叶在我的眼前飘然而下。 不知道在那一刻， 我是不是也感受到
了一片落叶的快乐， 或者我也有自己的某种快乐， 看见落叶的快
乐， 或是感受到秋天的快乐。 快乐， 原本就是如此的简单。

秋栀之美
钱续坤

假日回乡小憩， 一进院子， 便看见三
五朵栀子于秋意浓浓时开了。 栀子默默地
缀在暗绿的枝梢， 花色依然洁白， 清香依
然沁脾， 只是秋阳如烟， 给那盎然的骄意
增添了一丝迷蒙， 仿佛腼腆的村姑倚篱掩
面， 有那么一点点的拘谨与羞涩。

在故乡， 栽插栀子是一种风尚。 无论
你家缠万贯还是一贫如洗， 无论你风华正
茂还是两鬓染霜， 都有着这一份嗜好和雅
兴。 庭院里， 竹篱边， 溪旁井畔， 路边渠
侧 ， 随处都可见一簇簇一蓬蓬的栀子树 ，
青碧欲滴， 摇曳生姿。 每当阳光一阵暖过
一阵甚至有点热时， 每当雨水一阵透过一
阵甚至有点大时， 每当新叶一阵绿过一阵
甚至有点翠时， 那白生生的骨朵儿全都开
了， 馥郁的馨香一阵阵地扑来， 顷刻之间
就会弥漫整个庭园； 就是那高空里的月儿
和星星， 也被熏得迷迷糊糊， 步步缱绻。

谁都这么认为 ： 栀子是五月的产儿 。
可是面对眼前这不提防绽开的几朵， 我在
惊诧的同时， 便没入一种莫名的沉思。 心
想： 这是她们弄错了季节， 还是季节欺骗
了她们？ 抑或是变幻无常的天气在故意捉
弄？ 不然， 栀子花们为何要抖开洁白的裙

裾， 将蕴涵着的情感， 在金秋如此直白地
表露出来？

不解。 猜度。 我最终还是将目光聚焦
在那洁白柔软的花瓣上， 没有层叠交错的
繁复， 没有争奇斗艳的烘托， 这几朵盛开
的栀子实在有点另类； 不过那白却白得一
尘不染， 白得干脆利落， 只有中心处袒露
着一个小锤形状的黄色花蕊， 剩下的便是
翠绿依然没有消退的叶片。 白和绿都是冷
的色调， 然而栀子花是很聪明的， 在花蕊
的中心抹上一点微带暖和的柠檬黄， 很像
风韵犹存的中年女子， 时时刻刻都知道用
白来传递更加丰富的内涵———她清晨里闪
着露珠的乳白， 是那般地清纯； 她花苞上
缠着淡绿的嫩白， 是那般地可爱； 她花瓣
上透着淡黄的洁白， 是那般地深沉！

素颜如此吸人眼球， 花香是否依然如
故？ 我没有主动将鼻子向前嗅一嗅， 而是
站定在栀子树的侧翼， 用手对着花朵扇了

两下， 伴着轻拂的微风， 那淡淡的清香依
然丝丝缕缕地飘逸过来， 诱惑得我禁不住
气运丹田， “贪婪” 地猛吸地两口。 那香
通过鼻孔， 沁入心脾， 熨帖得毛孔似乎都
被全部打开 ， 酣畅淋漓至极 。 恰在此时 ，
手机的铃声突然响起了何炅的歌曲 《栀子
花开》： “栀子花开呀开， 栀子花开呀开，
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 栀子花开
呀开， 栀子花开呀开， 是淡淡的青春， 纯
纯的爱……”

娓娓的歌声如天籁之音在耳边飘荡 ，
近段时间以来心底积压许久的郁闷， 顿时
随了这淡雅清丽而烟消云散。 对着这三五
朵素雅的栀子花， 我这才知晓， 她们并没
有弄错季节， 季节也没有欺骗她们， 她们
之所以选择秋季初露峥嵘， 完全遵循了适
者生存的进化论———也就是说， 她们本身
就蕴含了一种不可抗拒的生命力量， 只不
过晚秋的环境与初夏的节气非常接近而

已 ， 结果阴差阳错地误打误撞 ， 不经意
间， 呈现出 “雪魄冰花凉气清， 曲栏深处
艳精神” 的胜景来。

不错， 五月是舒坦的温床， 她能给予
栀子花以温存和体贴。 但是寥落、 肃杀而
又凄凉的秋天， 百花凋零， 众芳谢蕊， 除
金菊不畏严寒、 傲霜怒放之外， 还有什么
不为此惆怅万千或感喟万千？ 还有什么能
在那冷寂的背景中， 显示出潜在的生机与
活力 ？ 那恐怕就这三五朵无言的栀子花
了 。 她们不向命运屈服 ， 不向季节低头 ，
并且耐得住寂寞， 用独特的微笑获得了一
种生存的意志———这种意志， 就是生命意
识的肯定和升华， 就是大美境界的展示与
彰显！

其实， 人也应该如此。 一生之中， 有
春风得意之时， 有蓬勃兴旺之际， 自然也
不乏失意落魄之刻， 萎靡不振之忧， 那么
于此何为？ 我说， 不妨来见识这几朵傲霜
的秋栀吧， 她们也许会告诉你， 人生的大
美在于 “芳林园里谁曾赏， 檐卜坊中自可
禅 ”， 在于 “主人自出无人管 ， 输与泠然
隔岸看 ”， 在于 “有敕诸宫勤守护 ， 花开
如玉子如金” ……

月光赋
张春生

夜色渐浓， 诗意朦胧
比故乡更懂得我的是闲云
推开云窗， 照澈心湖
比闲云更懂得我的是明月

我追随着月亮， 月亮呵护着我
在他乡， 也能彼此会意
一杯酒， 举起盛宴的感觉
桂花开时， 馨香沁入灵魂深处

还有多少话语鲠在喉结
抬头的瞬间， 心镜就被擦亮了

故园离我们越来越远
生活的习惯也日渐繁花满树
还乡的梦， 飘摇如炊烟
方言被最后浓缩到脊椎骨里
生活的砾石磨不去一个信念

“城市的霓虹代替不了月亮”

□□诗诗 歌歌

□□散散 文文

□□散散 文文


